第3章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本章將回顧我如何由想唸化工系而陰錯陽差改唸經濟系；又如何在唸經濟時為了考會計師而選台大會計系開的所有會計課；如何在中國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前身）做事時，半工半讀拿到台大經濟碩士；如何到美國先後拿到統計碩士、經濟及財務的博士；所唸的學科如何從冷門漸漸變成目前最熱門的學科之一。誠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高中時我志在唸化工或化學系¸一九五八高中畢業我保送成功大學化工系¸但我認為台南離家遙遠，所以放棄保送，選擇重考。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突然異想天開，主張通才教育而聯考不分組¸所以考生可填報同一大學的甲組、乙組、丙組及丁組。因此那時台大建中校友回到建國中學，遊說大家填志願時台大至少要填十五個系，如此建中考進台大的人數就會增加，將來保送台大的名額也會增加¸最終的目標是進一步提高建國中學的知名度。我照著這樣的建議，前十五個志願都填台大。那一年的數學、物理及化學考得簡單¸這使念甲組的人無用武之地¸反而在史、地及三民主義科目上栽跟斗。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分發到第八志願的經濟系。

　　當時我相當失望想要轉系，不過我姑母的房東陳金和先生勸我不必轉系。他說，古云‥『工字沒頭¸商字有頭』¸將來工商業更發達時，讀商的可能更有出頭天的機會。此外¸他也鼓勵我多修會計學的課程。因此我在台大四年裏，只要是商學系會計組所開的課我都選了¸初會、中會、高會、成會、審計、政府會計及報表分析等共二十八學分。其中包括了朱國璋教授三個學期的課。朱教授當時在台灣會計學界的名氣與課程的困難度人盡皆知。

　　除了會計課外¸所修經濟系本科的課¸為經濟學、貨幣銀行、國際貿易、初級統計、高級統計、國民經濟會計、產業關係、微積分、西洋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及經濟政策等課程。當時對我影響較深的教授為張果為教授、梁國樹教授、張漢裕教授、施建生教授等。其中張果為教授¸不但教我大學部的高統¸也教我研究所的統計，並且還指導我的碩士論文。

　　我們同學常一起打球，郊遊及旅行，陽明山、日月潭、石門水庫、橫貫公路、野柳都有我們的足跡，我們也常去張敏璋、林瑞祥、林文卿、許錦鳳、陳桂芳及侯貞雄等人的家。一九五九年我也邀請了二十多位同學到我家吃拜拜，這些同學包括李友禮、張敏璋、侯貞雄、陳建志、廖國秀、林文雄、賴文德、鍾坤樹、周啟峰、陳逸平、王惠實、張瑛、史珍瑞、游登美、孟慶俞、林文卿、許智惠、吳淑麗、劉靜、蔡玉葉及簡壽美等人，大家都玩得很盡興，到現在大家都還會談起那次聚會的趣事。

　　在大二下學期為了參加我們班上的舞會，李友禮還特地到宿舍為我惡補好幾次，真是臨陣磨槍。那天晚上總算有機會跳了三曲，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跳舞，那次的舞會使我一個多星期還回味無窮呢，這可能是我在建國中學念了六年和尚學校的少見多怪使然吧！

　　我們同班同學在大學學生代聯會中也很活躍，像陳由豪及潘秀江皆當過學生代聯會主席，這樣一年裏我們同學也就有當幹事的機會。當時潘秀江還問我要不要加入國民黨，在想了很久後我還是決定不加入，至今我仍不是任何一黨的黨員呢！

　　雖然大學時的生活過得比較清苦¸但也過得相當快樂。為了籌措一部份學費¸課外我當家教、送鮮奶。當時住宿舍每天的伙食費為新台幣六元。一九六一年時我當台大法學院第四宿舍的伙食總幹事¸吳榮義同學則是第十六宿舍的伙食總幹事。也許是年輕氣盛的關係¸我倆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去查管理伙食教官的帳。結果發現教官貪污¸在當時的環境下，可說是以下犯上，膽大包天。但在校長主張學術自由、開放的政策下，教官賠了新台幣伍仟多元，並在校方及教官夫人說情下¸我們也沒做更進一步的追究¸也因此事吳榮義同學和我在法學院學生中聲名大噪。

　　畢業後我們也常開同學會，促使此同學會召開的主要同學有吳榮義、翁慶、李友禮及陳由豪等人，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日到七月廿日，我們在陳由豪旗下美國洛杉磯希爾頓飯店開畢業三十周年同學會，吃住費用完全由陳由豪同學負責。參加的同學約四十人，包括家眷約八十多人參加，大家皆玩得很愉快。當時我在三十周年同學會紀念冊的「感言及三十年回顧」為：

　　「從台大經濟系畢業三十年後，能有四十位同學在洛杉磯陳由豪所開之豪華旅館聚會敘舊及慶祝，使我感到無限的欣慰及高興。在五天的聚會及歡樂中，大學時代的時光彷彿又回到眼前。由此我更感到大學四年生活的樂趣，遺憾的是時光不能倒流。看到同學們不同的成就，很覺得欣慰與高興」。

　　大學畢業後，我在台南新營當了一年預官，恰巧我的營區在方明山家附近，常受方同學父母之招待，因地利之便也有機會拜訪辛忠道及侯貞雄的父母。總括的說來，一年的生活過得還不錯。當兵後很幸運能考上台大經濟研究所及中國銀行（中國商銀前身），在銀行工作很忙，故研究所的半工半讀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底完成。一九六八年，我二十九歲時決心到美國當老學生。一九六八到一九七O年在西維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唸完統計碩士，此二年剛好與游登美同校，我們受游同學幫忙很多。一九七O年到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 at Buffalo）攻讀經濟博士，並兼讀財務學及統計學，很幸運地在三年內完成學位。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在喬治亞大學教財務學，一九七六到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教財務金融，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轉至新澤西州立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擔任財務系主任。回顧在美國的二十四年中，不論當學生及教書皆很順利，很幸運能在畢業五年內升至正教授，並在九年內得到講座教授的榮銜。回顧在美十九年的教書生涯中過得很不錯，在此十九年中寫了一百二十多篇論文，七本書，其中包括公司理財，股票分析及商學統計學等等。並培養了近六十名博士生。到現在為止，教財務的中國教授我培養的最多，前五年我的財務及會計博士生回台教書已達十名。過去十年，我曾到台灣、日本、歐洲、香港及中國大陸到處講學及開會，雖然很忙，但過得很有趣及有意義。

　　我有一男一女，他們皆在一九八七從伊利諾大學畢業，做了幾年事後，去年他們皆回學校當研究生，兒子李嘉恩在伊利諾大學唸會計碩士，女兒李嘉娥在賓州大學攻讀保險及財務博士。他們書都唸得不錯，大部份得力於內人曾純純的教導有方。說實在話，我如沒有內人之苦心照顧家庭讓我戮力於我的事業，實在很難有今天之成就。在此，對她致上由衷的謝意。

　　最後，希望用此機會祝同學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事業成功。盼望三年後在台之聚會早日到來，大家能再有如今年（一九九二年）之快樂聚會。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台北中央圖書館我所主辦、顏吉利教授協辦之第三屆亞太財經會議後的八月十日，在陳由豪同學的麗晶飯店又開了我們的同學會。八月十一日我們三十多人飛到花蓮後，租了一輛遊覽大巴士，從花蓮一路玩到台東知本溫泉過夜後，於八月十五日飛回台北。這又是一次盛大而愉快的同學會，大家皆流連忘返。從此以後，我們號稱我們班是台大經濟系歷屆畢業生中最常聯絡的一屆。

　　畢業三十多年後¸大部份都已事業有成¸如東帝士董事長陳由豪¸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太欣電子董事長陳建志¸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上海商業銀行執行副總經理陳逸平，中央研究院經濟所所長胡勝及華南保險公司的總經理黃依仁等等都是我們的同班同學。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到台中成功嶺受訓二個月¸這是我第一次受軍事訓練¸對身體的鍛鍊頗有幫助。可惜我打靶的成績相當差。畢業後我當預官(行政官)時被派到新營台南團管區¸根本沒打靶機會¸我的槍法也就一直沒有長進。不過我倒是有機會到台南縣各鄉鎮雲遊，做有關後備軍人召集點名之事。在這一年當中¸我也趁機拜訪新營方明山同學¸台南市辛忠道同學及嘉義市侯貞雄同學¸一年很快地就過去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退伍時¸我先後參加了中國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前身)特考及台大經濟研究所的考試¸結果皆穫錄取。八月份進中國銀行做事¸每個月薪水約新台幣四仟元。當時我祖父(李坤浩先生)高興的一邊感謝祖宗庇佑，一邊算著這樣的收入比家裏種三甲田的收入還多。可惜祖父在兩年後(一九六五年)仙逝。在中國銀行上班時¸我也念研究所¸很感激當時的主管讓我去上課。在中國銀行工作的五年中¸我曾在進口組、出納組及經濟研究室工作¸與王景益董事長¸鄭丁旺校長及吳榮義院長同事過。現任中國國際商銀副總經理李吉雄先生也是同期進入中國銀行的同事。在進口組工作時，有機會先後與羅光華先生及辜廉松先生兩人一同工作過。一九六六年到經濟研究室時¸錢純先生是我的主管。那時很幸運地在劉大中教授及馬士古維夫（P.B.Musgrave）教授指導下，有機會接觸到有關台灣稅制改革的議題。這又增加了我對台灣財政政策的瞭解。

　　在台大經濟研究所時我修了三十個學分。授課教授有張果為教授、李登輝教授、郭婉容教授、張漢裕教授、薩孟武教授等人。對我影響較深的除了我的指導教授張果為教授外¸還有李登輝教授以及薩孟武教授。有關深受李登輝教授對我的影響將在第五章詳述。薩教授中國政治社會史的課¸使我深深瞭解為什麼中國人那麼不守法，也更明瞭中國歷史上諸法家變法幾乎全都失敗的原因。這些知識對我日後參與台灣財經政策之擬定有很大的幫助。

　　在研究所時，除了上張果為教授的統計課外也與張教授討論我的碩士論文。因為我本來的志願是理工科(甲組)¸所以數量特別好¸也因此對張教授的統計課特別有興趣。張教授是留德的柏林大學博士¸專長是統計抽樣調查。為了擇定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我常在周末到張教授家中請教。一九六四年¸台灣主計處從美國芝加哥大學請來一位統計顧問強斯教授（H.L.Jones）。有一次他到台大演講袖珍刀法（Jackknife Method）的抽樣統計分析¸當時大家都聽不太懂¸而我卻因為這次的演講而找到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因為在會後張教授提示我在這個演講題目裏可能會找到我的論文題目。因此我就到圖書館找參考資料¸很幸運的在台大生物統計室裏找到袖珍刀法之有關文獻¸繼而完成隸屬抽樣統計的碩士論文而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拿到碩士學位。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個論文不但幫我拿到台大的碩士學位還與我一九七０年在西維吉尼亞大學的碩士論文以及一九七三年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博士論文息息相關。

　　現在在統計上的一種新方法-袖珍鞋法（Boattrap Method）也與此袖珍刀法有關。我在一九九三年出版頗有名氣的商業統計書，書名為「商業與財務經濟統計之書」也是以此碩士論文為根基，這本書在最近（一九九九年八月）出第二版。第一版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出版，第二版則是與兒子李嘉恩及女兒李嘉娥合著，有關此事將在第八章詳述。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碩士論文口試委員為當時台大農經陳超塵教授及政治大學統計系鄭撓拌教授。他們與張果為教授當時在台灣是三個最有名的統計教授。很榮幸我的碩士論文是在他們的指導下完成。

　　除了寫抽樣統計論文外，我還在張果為教授的鼓勵下翻譯一本二百多頁的德文抽樣統計書，譯成的文章在中國統計學報及土地銀行季刊發表，內人曾純純還花了很多時間替我抄寫。這是我第一次因發表文章而得到稿費。我大學的第二外語是德文，在此次翻譯中又多學了些，所以張教授就常鼓勵我到西德留學。如果當時我是到西德而不是美國，那麼我的事業發展可能與現在會有很大的不同吧。

　　念完研究所後，空閒的時間也較多了。因此我又想要如何多賺點錢，一九六六年在我的發起下，與林邦充、陳正雄、鄭哲雄等六人在三重埔開了一家毛衣加工廠，每人出資二萬，共十二萬。發起會議是在當時延平北路江鵬堅律師事務所。後來那家工廠因我與鄭哲雄在中國銀行，陳正雄在台灣青果合作社，林邦充等人在中央信託局做事，在沒專人負責的情況下，於一九六八年年初關門大吉。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相當惋惜，如果當時我們其中一人跳出來全心全力的經營，說不定那家工廠早已成為台灣最大的毛衣廠。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教授與謝聰敏教授發表台灣獨立宣言，當時很多人受累。謝聰敏教授的弟弟謝世佳是我台大經濟研究所同學，為了拯救哥哥在台大法學院貼大字報，包括我的名字在內皆被放在大字報上，當時警備總司令部的人還到中國銀行調出我的自傳核對筆跡呢！當同學謝世佳被關進監牢時，使我覺得台灣很恐怖。此外中國商銀董事長俞國華及總經理張武先生皆訂閱美國時代雜誌，負責收發同仁就坐在我隔壁，近水樓台易得月，我常從時代雜誌看到有關台灣與大陸的報導，更讓我感到台灣前途茫茫。

　　為了到美國進一步研究及離開當時環境不安定的台灣，我終於決心到美國留學。在努力考托福及申請美國的幾家研究所後，終於在一九六八年申請到西維吉尼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班獎學金，而于當年八月離台到美國留學。當時我兒子嘉恩才二歲多，女兒嘉娥才出生不久，而我的年齡已超過二十九歲。自己覺得很擔心及恐慌，但想到李登輝老師在一九六四年出國時已經四十二歲，而且聽說他在康乃爾大學還念的不錯，這也就增加了我的信心。

　　當時對我出國最支持的有姑丈夏祖繩，姑母許秀英、岳父曾子誠，岳母黃雲英及太太曾純純，此外張果為老師建議我出國後如有機會最好要唸統計。李登輝老師也給我很多寶貴的建議，詳情將得第五章再述。

　　在出國前中國銀行的同事及同學都請客餞行，太太、祖母、父母、岳父母及家人皆到松山機場送行。進入海關前，我抱著兒女與其他人照相時，女兒還吃我身上的紙花，使我當時真感到傷心；當時，張果為教授也坐計程車到松山機場為我送行，真使我感動。最後以既期待又惶恐的心情離開台灣經東京飛往美國，真是前途茫茫。到美國的第一站是西雅圖，當時方明山來接機，他帶我與李錫山同學到中國城吃飯。第二站到芝加哥由李友禮同學接機招待。當時正值越戰時期，民主黨正在芝加哥開黨代表大會，學生遊行示威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從其中我們看到自由國家人民生活的真實面。由此，更覺得台灣戒嚴社會的恐怖有待改革。這也讓我有機會參加推動台灣民主運動。關於參與民主運動部份將於第九章再述。

　　很幸運地，我要唸的西維吉尼亞大學經濟系已有同學游美登在那就讀，所以到了那裏以後，有游同學的幫忙也就沒那麼不方便。當時我的堂姊夫陳昭雄先生也在那裡任醫學院教授。我念了一年的經濟系之後就轉到統計系念碩士。第二年（一九六九年）太太帶著兒子嘉恩來團聚，因每年的獎學金只有一仟捌佰元，生活相當清苦，也就沒辦法買車。在一九七０年拿到統計碩士學位，論文為抽樣與非抽樣誤差的問題，這是我第二個碩士學位。

　　在一九七０年春天，我開始申請其他學校的博士班，很幸運地我拿到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經濟系博士班獎學金，當年秋天就往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就讀經濟學博士班。那時好友張文村教授已在該校任副教授，他對我相當照顧，我還上過張教授個體經濟學及國際貿易的課。張教授與我同年，從台大商學系畢業，因此是很好的朋友。他對系老師說：『李正福可是我們至今招收到最好的學生之一』難怪在我到校的第二個月，布朗（M. Brown）教授就問我要寫什麼論文？我告訴他，我要寫計量經濟的論文。依據我台大一九六五年的碩士論文以及一九七０年西維吉尼亞的論文撰寫心得，我想寫變數衡量誤差模型（Errors in variables）方面的論文。布朗教授馬上認同我自己提出的論文題目。

　　岳父及岳母因為台灣退出聯合國而建議我及早將女兒李嘉娥送到美國來。在此種壓力下，我只有加緊用功，內人只好出去做事。當年，綠卡比較容易申請，一九六九年在西維吉尼亞大學時我就以台大碩士的學歷拿到綠卡，內人及兒子也在一九七０年拿到，因此她外出工作也就不違法。而女兒在一九七一年由岳母帶到美國來。有了兩個小孩不得不買車，我們很幸運花了一佰五十元美金買了一輛油漆斑剝但引擎性能還不錯的二手車。當時，我的朋友

紀精增用二仟多元美金買了相似車款的車子，卻花了不少錢修車。

　　在一九七一年冬天我請布朗教授夫婦到家裏吃飯。由於岳母黃雲英女士精通廚藝因此他們夫婦倆吃得相當高興。布朗教授夫婦買了一個數字會轉、最新式的時鐘送給我們作禮物，我兒子女兒對這個禮物愛不釋手。布朗教授對我很照顧，第二天我到他辦公室談論文，他就問我畢業後要回去或是留在美國，我毫不猶豫的回答說台灣經濟情況太差且政治又獨裁，所以我決定留在美國。教授接著提起計量經濟學市場不太好，畢業後我該如何妥善照料一家四口，他於是建議我到管理學院找任琦峰教授討論如何將我的論文與財務管理連接起來，如此一來就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布朗教授這種關心學生的心意使我很感激，也使我日後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的博士生。

　　我依照布朗教授的建議去找任琦峰教授談如何將我的計量經濟論文加一章財務方面的應用。當時已是財務系講座教授的任教授，名氣很好，他馬上答應幫忙。由於這是第一次經濟系送學生到財務系來，所以任教授要想辦法用較好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個案。任教授提出兩個要點：第一、我須上所有財務系的課；第二、馬上要我註冊參加博士班的討論課。當時我除多修了十六學分財務課外，也修了四個學分的時間數列分析、四個學分不確性的微分方程及八個學分的多變量統計分析課。總之，我除了修經濟系的課外，我也選修了財務系及統計系之主要課程，所以我的訓練比一般學生好，這也就奠定了我日後研究的良好條件。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忙得不可開交，不過也過得很充實，真是所謂的苦中求樂。因為太忙了照顧兒子女兒的事，多由內人與岳母承擔。

　　我們同班的財務系同學因大家都很認真的研討各種論題，所以大家都寫了不錯的論文，也因此找到不錯的教書工作。我在二年十個月內就完成了我的論文。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布朗博士，其他考試委員為任琦峰教授、陳恆毅教授及瑞宛卡（N.Revankar）教授。在水牛城三年的求學期間，承蒙布朗教授、張文村教授及任琦峰教授多方面的照顧，他們常請我們全家到他們家做客，真使我們感激不盡。

　　任教授為幫我找到理想的財務教職，常常邀請我到他家做研究寫文章，使我在財務學研究方面得到特別的訓練。當他發現我的研究及教學能力已達到他所要求的程度時，就盡其所能地為我在喬治亞大學財務金融系找到助理教授的職位。於是我在一九七三年帶著內人、岳母及女兒開車到雅典城，開始在喬治亞大學任教。在雅典城奮鬥的經過及生活情況將於第七、八及九章分別敘述。

　　在大學及研究教育的磨練中真是百味雜陳，酸甜苦辣盡嘗。然而，由於研究所教育的嚴格訓練，不但我的思考能力增進了許多，而且我的研究基礎也奠定了，這也為日後在學術研究的成就打下良好的基礎。我認為當研究生寫

論文時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而且能苦中求樂而達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